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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中国留学生涯

“我本科的专业是研究匈牙利近代史，那时从没想
过会有机会到遥远的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谈及
过往，94岁高龄的尤山度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

上世纪40年代末，读完匈牙利史本科专业的他，
被分配到中学教课，不出意外的话，他会一直在匈牙
利当中学教师。但是，一封来自布达佩斯的电报打破
了他平静的生活。

“1950年11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让我和
其他几位大学毕业生出发去中国学习。兴奋、激动的
同时，我也有些茫然。中国在哪里？中国什么样？这
一切对于年轻的我，都是未知数。”尤山度说。

这次旅行，他和同学足足坐了15天火车，才从布
达佩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此后，他的命运和中国牢
牢连在了一起。

“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接受汉语培训，给我们上课
的老师，都是北京很好的老师。他们原先是英国、美
国大学里的客座教授，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来。”尤山度评价他的中文启蒙老师们为“最高级、
最亲密的老师”。他不仅学习了《史记》《三国志》等
典籍中的历史故事，还接触到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
学说。

“老师们不仅学识渊博，还很关心学生。他们经常
会直接到学生宿舍嘘寒问暖，过年还会用保温瓶送来
热气腾腾的饺子。”尤山度说。

在中国的5年，尤山度系统学习了中国历史、中
国哲学等课程，熟练掌握了中文，为他日后从事翻译

和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访谈中，尤山度向我们展示了两枚珍贵的校徽，

那是他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的身份证
明。“那时候，学生没有类似学生证之类证明自己身份
的东西，门卫都是靠校徽辨认身份。”尤山度说：“我
至今保留着这两枚校徽，它们是我在中国留学生涯的
见证，也是我与中国结缘的开始。”

编一套实用的汉语教材

1955年回国后，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尤山度
主动要求去匈牙利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的
匈牙利外交部非常需要汉语人才，他在中国科学历史
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抽调进匈牙利外交部。
原因很简单，他是当时唯一会说汉语的匈牙利人。

短短一年多时间，他为不少访问匈牙利的中国领
导人做过翻译，这其中就包括朱德和周恩来。1956年
1月，朱德访问匈牙利，尤山度担任官方翻译。在一
次群众集会上，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送给朱德一柄特
制的马刀，朱德兴奋地从刀鞘里抽出马刀，高高举
起。尤山度在自传中骄傲地写道：“我作为当时唯一在
场的翻译，就站在他身边，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
的经历。”

这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除在匈牙利驻华使馆工
作外，尤山度长期在罗兰大学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
作。除了培养汉语人才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编译了
一套四册本的《汉语课本》教材。作为匈牙利第一套
比较完整的汉语学习资料，这套教材现在还被不少匈
牙利学校用于教学，也给当地汉语爱好者提供了便利。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匈牙利大学里的中文教
材非常有限，仅有的几种教材不能完全满足匈牙利本
土教学需要。”尤山度回忆说。他与同事高恩德决心结
合自己的翻译经验以及汉语教学实际，选取中国最好
的教材，改编为一套适合匈牙利学生使用的教材。教
材问世后，尤山度自豪地说：“虽然我和高恩德直到退
休还是副教授，但我们合作编写的这套教材，给无数
匈牙利学生了解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比什么职称
头衔都重要。”

1988年-1991年，尤山度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聘为
客座教授，为中国学生讲授匈牙利历史。之后他就一
直活跃在中匈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

“做研究70多年，我的研究视野一直没有离开过
‘中国’这个研究对象。”年逾90，尤山度依然笔耕不
辍，许多学术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中国与奥
匈帝国》基于他对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历史与现实的深
刻理解，将1949年后中国与匈牙利的关系与历史，完
整记录下来，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汇编。

从事翻译精益求精

因为在外交部做过口语翻译，尤山度有机会接触

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他们的魅力与风采给年轻的
尤山度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我经常翻看《人民日
报》，报纸上出现的毛泽东诗词深深吸引了我。我试着
吟咏这些作品，用心体味诗词中的情怀和意境。”尤山
度说。

对一个外国人而言，虽然学过中国近现代史，也
通汉语，但要完全理解毛泽东诗词仍很困难。尤山度
用心钻研，乐在其中。他想：“不如把它们翻译出来，
这样不仅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习，也能检验我是否真
的读懂了这些诗词。”

通过查阅资料、与中国朋友探讨交流，尤山度
整理和翻译了 31 首作品，以 《毛泽东诗词三十一
首》 为书名，用中匈双语对照的形式在布达佩斯出
版。书中除诗词原文的翻译外，还对每首诗进行了
解读，并根据自己的理解配上了松树、石榴、昆仑
山和长城等插图。

“我最喜欢《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诗
词中蕴含的那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磅礴气
势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阔情怀，开拓出
一种诗词新境界。我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名为

《写诗的毛泽东》的后记，谈了对毛泽东和中国诗词
的理解。”尤山度说。

《毛泽东诗词三十一首》中文部分出自当时匈牙利
最好的中文书法家的手笔，并用红色印刷，书籍封面
采用了当时最昂贵的丝绸封面，印制十分精良。尽管
定价很高，作为第一部匈牙利语的毛泽东诗词作品，
这本书还是很快就销售出3000册，在匈牙利产生了非
常大的反响。1959年，朱德访问匈牙利期间，匈牙利
领导人还把这本书送给了朱德，请他转交给毛泽东。
在尤山度看来，这是他作为一个汉学家所获得的殊荣。

尤山度对翻译精益求精，从不马虎。为了翻译好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尤山度特意到北京拜访了
溥仪的弟弟溥杰，深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历史语境和
文化背景，这为透彻理解作品、准确翻译起到了重要
作用。溥杰在尤山度完成译稿后还赠给尤山度两幅书
法，称赞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和严谨的翻译态度。

在回忆录《长城寻梦：跨越欧亚大陆》中，尤山
度半开玩笑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家族史称为他的前
半生，把他与中国的关系称作他的后半生。“我退休以
后，也没有停止中文教学和中国研究。我的一生都在
和中国打交道。”这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
深情表达了他跟中国紧密的情感和生活联系。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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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 国民专注力洞
察报告》出炉，其中提到，当代人
的连续专注时长已从 2000 年的
12 秒下降到了如今的 8 秒，引
发了关于阅读专注力的关注和
讨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手机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人们通过公众号、短视
频、消息推送等途径获取信
息，通过社交软件、办公软件
处理工作，通过购物软件、支
付软件安顿生活，在不同界面
间进行着注意力的转换。面对
手机屏幕，我们在不断地浅阅
读中消耗着精力，使得注意力
日渐碎片化。久而久之，专注
思考、自我反思的能力也在不
知不觉间慢慢消磨，持续的专
注力俨然变成一种“稀缺品”。

诚然，浅阅读作为一种获
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对于解
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
颇有助益，尤其是在获取一般
知识、掌握特定技巧、方便日常
生活等方面，非常高效、实用。但
同时，也应注意避免将注意力和
时间淹没在浩如烟海、应接不暇
的各类信息中。做时间的主人，
就是要对自己的注意力进行合
理分配，多挤出一些时间深入阅读、专注思考、躬身
审视。

深阅读作为个人行为，较少受外界干扰。在
这种投入、忘我的阅读状态下，人们得以从生活
的压力中短暂抽离出来，注意力从外在世界向内
在世界转移，主动、持续、专注地吸纳养分。在
这一过程中，人成为自己的主宰，掌握了自我发展
的主动权，在“心与物游”的状态中，丰富自我、愉悦
自我、提升自我，借此实现了人格的塑造与完善。

在笔者看来，深阅读不必过多在乎结果，也
不用在乎花了多少时间、读了几部大部头的经典
著作，它更多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川端康成在

《雪国》中有一句话：“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
一种豪放的意志。”某种程度上，读书是孤独的，
能让我们暂且抛开外面世界的精彩，专注于内心
的平静；但它又是激越的，总能搅动我们的神
经，获得智性顿悟或审美升华。陈晓明在《守望
剩余的文学性》一书中说：“阅读伟大的作品，必
然是伟大心灵的相互撞击，至少也是激情的相互
交流。”世界很大，但在深阅读的时候，只有

“我”和书在对话，没有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或
许有些平庸的我们，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叩问那些
伟大的灵魂，不断地向上向好。

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中，阻碍我们进行深阅读
的一大原因是时间。即使只有碎片化的时间，只
要能够坚持深阅读，以日拱一卒的精神形成习惯，
就能从文本中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共鸣，收获人
生与学问的洞见。

实际上，浅阅读与深阅读并行不悖、相互促
进。希望我们都能抽出那么三两夜晚，或是周末
午后，放下手机、翻开书本，当一个自在的阅读
者，享受那种“读书不觉已春深”的美好。

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为我国的古籍工作
擘画了发展蓝图。近日，为进一步推动古籍文献收藏机
构所藏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开发利用，以古籍文献整理
出版为中心搭建海内外从业者沟通交流平台，由北京大
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第
二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
在北京、桂林、温州三地同步召开。来自学术界、图书馆
界和出版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围绕“东亚汉籍
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进行了探讨。

东亚汉籍具有丰富的历史遗存，是中华文明传播与
东亚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东亚汉籍研究历来是海外古
籍研究的重镇，梳理东亚汉籍的收藏、整理和传播情
况，揭示其中文明塑造与互鉴的价值，具有重要学术意
义。因此，本届论坛衔接首届“海外古籍文献的收藏、
研究及整理出版”议题，聚焦“东亚汉籍”的整理和文
献研究。

会上，围绕东亚汉籍的整理问题，中山大学中国古
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其对日本所藏

中国戏曲文献的调查、整理、影印出版的研究情况。浙
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介绍了近代东亚笔谈
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情况，通过《大河内文书》整理与
研究的案例，强调了新史料利用的重要性。南京大学文
学院金程宇教授以其所藏朝鲜时期稀见汉诗文集四种为
例，介绍了佚作考略和异文研究经验，呼吁增加文献收
集，深度发掘和利用异本和善本，推动东亚汉籍研究。

东亚汉籍研究如何“新材料盖新房”是与会专家关
注的话题。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强调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理念，将东亚汉文化研究提升到
全球化视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吴国武从东
亚汉籍圈层的各自特色和比较会通的角度，关注新旧、东
西学术的交汇互动，探讨东亚古典学的现代建构，具有整
体性视野。

会上，多家图书馆和古籍收藏机构还介绍交流了各
自馆藏相关古籍文献概况，涵盖日本、朝鲜半岛、越南
等区域汉籍文献，并围绕文献征集、整理、出版与数字
化组织管理的经验，探讨了如何为推进东亚汉籍研究奠
定文献基础。

尤山度：
岁月不改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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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歌舞诗剧《礼赞生命·一起向未来》在
四川省成都市新声剧场上演。该剧由四川残疾人艺术
团倾力打造，40余名残疾人演员和6名手语老师用精
湛的表演展现了对生命的礼赞。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尤山度。 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南昌5月21日电（记者袁慧晶） 日前，江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1.5万余件（套）新增珍贵文
物名录，其中包含两枚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印章
实物——“雪衲”和“傳綮”。据悉，这两枚印章实物
是目前被发现的仅有的八大山人印章实物。

朱耷，号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
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独特
的建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文
化名人”之一。他以水墨写意画著称，尤擅长花鸟画。

据奉新县文物管理部门负责人许彬彬介绍，两枚印
章均为青田石材质，于2018年在奉新县耕香庵遗址中被
发现。现经国家文物局委派专家组鉴定，“雪衲”“傳綮”
印章为八大山人用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雪衲”白文方印，高 3.4 厘米，印面边长 1 厘
米；印面刻白文篆书“雪衲”二字，单刀浅刻行草边款“越
馀郁守白为雪个禅兄”两行十字，镌刻流畅。“傳綮”白文
长方印，高1.6厘米，略呈大小头状；印面刻白文篆书“傳
綮”二字，笔画细劲犀利，无边款。

据同治版《奉新县志》记载：“八大山人，明宗室

子，为诸生。国初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居耕
香庵，不数年竖拂称宗师。住山二十年，从学者常百
余人。”

许彬彬说，山区的秀丽风光为八大山人提供了创
作素材和灵感，这不问世事、寄情山水的二十年是他
思想和艺术风格发生重大蜕变的时期。据文献记载，

“雪衲”和“傳綮”都是八大山人使用过的法号。其
中，“雪衲”印款曾在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中出现
过，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 《傳綮写生册》；而

“傳綮”印款是首次发现，以往只出现过“释傳綮”
印款。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1954年，奉
新县曾发现八大山人的《个山小像》，是八大山人研究
的重大突破。但八大山人在奉新生活、创作的十余年
时间，仍然是研究的空白领域。这两枚印章实物的发
现，既填补了这一空白，又为研究八大山人艺术、思
想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据考证，八大山人曾用印达 100 多枚，但在 2018 年
以前未见有其印章实物面世，国内博物馆也未有收藏。

八大山人印章实物首次被发现

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洋学生”。
1950年12月，5名罗马尼亚留学生、5名保

加利亚留学生和4名匈牙利留学生陆续抵达清
华大学，组成“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
班”。1951年1月和9月，又有10名波兰留学
生、8名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生和1名匈牙利留
学生加入，“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留
学生人数达到33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成
为外交官、翻译家、汉学家，毕生从事中外
文 化 交 流 事 业 ， 来 自 匈 牙 利 的 尤 山 度
（Józsa Sándor）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匈牙利第一代汉学家，尤山度曾任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为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做过翻译，还出版或
翻译了《中国与奥匈帝国》《毛泽东诗词三十
一首》《我的前半生》等著作。在过去的70多
年里，他的外交生涯、教学事业和翻译工作始
终围绕着“中国”，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
匈人文交流、增进中匈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作
出了贡献。


